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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989 年 3 月第一次入伍，1991 年底退伍

回乡。刚回家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为痛

苦的时光。每天，我都忍不住回想军营里的点

点滴滴。

1994 年，我考入江西教育学院。学校的生

活虽然不如部队那样有规律，但也算过得充

实。学习之余，我仍会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想部

队、想战友。一天，同学拿了一叠信过来，老远

就喊：“曾德洪，你部队的战友又来信啦。”

“老班长，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老班长，你

还会不会想起我们”……看完信，我的心久久不

能平静，火热的军营生活又浮现在眼前。我抱

着那把从部队带回来的“红棉”吉他，自然而然

地唱出了第一句：“我的老班长，你现在过得怎

么样；我的老班长，你还会不会想起我……”

我边唱边流泪，一个小时后，这首至今依

然在军营内外广为传唱的《我的老班长》诞生

了。我压根儿也没想到，就是这首歌，使我的

命运再次得到改变。

1995 年，在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制作人吴颂

今的策划包装下，“军营民谣”第一盘专辑《我

的老班长》，一问世便风靡全国。之后的岁月

里，虽然演艺事业风风火火，但我无时无刻不

在思念曾经的军营，无时无刻不想重回部队这

个魂牵梦绕的家。

为圆重穿军装的梦想，我始终坚持写军歌唱

军歌，始终穿着没有军衔的迷彩服站在舞台上。

这期间，我上高原、下海岛、到边防，无偿为部队

官兵演唱600多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演唱3场。

“只要部队觉得我还有用，能给我一个小

小的舞台，我愿把这一生献给军营。”就这么一

个小小的心愿，让我等了一年又一年。

苍天不负有心人！2009 年 5 月 22 日，原成

都军区政治部的一纸命令，把我特招到原战旗

文工团。

接到这个消息，离开军营 18 年一直没有

睡过好觉的我，竟一觉睡到天明，就像刚从远

方疲惫归来的游子，心一下子放松了。醒来

后，我流着泪给母亲发去一条短信：妈妈，孩儿

回部队了……

二次入伍这十几年，我更加珍惜自己的岗

位，走过川藏线、青藏线上的每一个兵站，到过云

南、西藏阿里地区以及新疆阿勒泰的几乎所有边

防连队，到过岗巴营、班公湖、乃堆拉、无名湖、墨

脱等边防连队和哨所，行程北至黑龙江漠河县的

北极村，南到海南省三沙市。用士兵语言写士兵

的生活和情感，是我对那些常年驻守在边海防一

线官兵的最好回报。只有坚持尽心竭力为他们

创演，才能对得起军队文艺工作者的称谓。近年

来，我陆续创作《当个英雄》《军人的名字是第一》

《高原兵歌》等一批新军营民谣歌曲，不仅在官兵

中引起共鸣，还在全军各类比赛中获奖。

新一轮军改之后，我选择留在西部战区陆

军，既当编剧又当演员，尽管身体已不如从前，

但每次去高原边防慰问演出，我都身先士卒，

因为在我心中士兵是我永远的天。

从创作《我的老班长》算起，军营民谣至今已

经走过 28个年头。每当看到大家听到“小曾”两

个字露出的那种兴奋，我就在想，“小曾”这个名

字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她代表着战士心中的一

种情怀，代表着他们对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认可和

肯定，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期望。今后，我将继续

用最真挚的情怀、最火热的激情去书写官兵、歌

颂官兵、服务官兵，在艺术之路上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为实现强军梦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谭 燕、本报记者 卢 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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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首流行歌曲是近 30 年来当

过兵的人都会唱的，那一定是《我的老班

长》。一块空地、几名战士，一把吉他、一

段旋律，相信每一个当过兵的人看到这个

场景都会勾起深埋在心底的军旅记忆。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小曾现在在哪？他和

基层官兵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让我

们走近《我的老班长》的唱作者小曾。

“对于二次入伍的他来
说，这身军装，他看得特别
重，也特别爱惜”

“对于有着二次入伍经历的他来说，

这身军装，他看得特别重，也特别爱惜。”

原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一位领导这样评

价小曾。

小曾原名曾德洪，江西遂川人。“身穿

迷彩服、剪着规矩的短发、一张圆圆的脸、眼

睛里流露出朴实，一看就是个兵模样”，这是

他给一茬茬官兵留下的亲切熟悉的形象。

细算下来，今年距离小曾创作第一首

军 营 民 谣 的 日 子 ，已 经 过 去 28 个 年 头 。

如今，他的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痕迹：皱纹

爬上了眼角，鬓角有了白发，身形也不再

轻盈。但不变的是，他还是个兵模样。

小曾的兵之初是一名普通的高射炮

兵。新训结束，因为训练成绩优秀又有文

艺特长，他被留在教导队。第一次入伍的

3 年转眼过去，很快到了老兵退伍季节。

1991 年底，教导队领导找小曾谈话，想把

他留下来。小曾也想继续在部队发展，最

好能留在旅里新成立的文艺队。然而，等

退伍命令下来时，小曾的名字赫然在列。

带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小曾登上回

家的列车。此时，军营已经成了他灵魂中

不可分割的精神家园。等他重穿军装再

回军营，已是 18 年后的 2009 年 5 月。

无论是在地方的那些年，还是重新穿

上军装以后，小曾都坚持去部队基层演

出。高山、海岛，边关、大漠，他用歌声温

暖着万千基层官兵的心灵，也从他们的故

事中找寻自己的不竭动力。

在基层巡演时，小曾的舞台装束经常

是一身迷彩服加上子弹袋背心，有意无意

地将自己的军衔盖住；战士们往往会忽略

他的年龄和职务，还喊他“班长”。

“班长”这个称谓，小曾最熟悉也最喜

欢。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一个海岛演

出时发生的故事。

这个海岛远离陆地，最为珍贵的便是

淡水。从小曾来的第一天起，战士们便不

再洗脸。他们把淡水积攒下来，留给小曾

用。这种“奢侈”的待遇，让小曾感动不

已。当他听说有一个战士在山上执勤，没

有看到演出时，他执意上山，专门给这个

战士开一场演唱会。

这是个年轻的战士，带着一条狗，吃

住在山上。看到小曾的到来，他十分激

动，两腿站得笔直，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

的。小曾给他唱《我的老班长》《军中绿

花》……一首接一首。听着听着，这个战

士的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临别时，

他突然跑进小屋，捧出一盘录音带递给小

曾看。这盘录音带正是小曾出的第一盘

专辑《我的老班长》。录音带外面的塑料

壳已经被磨烂，用透明胶带小心地粘着。

他哽咽着告诉小曾，当孤单寂寞的时候，

他就听录音带里的歌，听着听着就不想家

了。小曾紧紧地抱住这个可爱的战士，哭

了……

在一次沿川藏线巡演过程中，小曾来

到只有几名官兵驻守的荣许兵站。这里

海拔超过 4000 米，营房里没通水电。由

于是备用兵站，很少有人到访，文艺小分

队的到来让官兵既兴奋又紧张。即便只

有几名观众，小曾还是用热情洋溢的演唱

给官兵带来一段欢乐时光，临别时还向每

名战友赠送了自己的专辑。

一年后，在驻川某训练基地巡演时，一

名战士从队伍里跑出来冲到小曾面前，向

他喊道：“班长班长，我们那里通电啦。”小

曾定睛一看，原来他是荣许兵站的一名战

士。通电，在城市生活的人眼中司空见惯

的事，在这些高原战士们眼中却是一件大

事、喜事。这名战士不顾一切冲上前来报

喜的行动，也让小曾无比感动——他们真

的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班长。从此，“班长”

这个称谓的分量在小曾心里又重了几分。

“你的歌就是最好的指
导员，你来唱一次歌，我们
的思想工作好做多了”

1995 年，小曾以一首《我的老班长》拉

开军营民谣的帷幕。这种全新的演唱方

式，丰富了军旅音乐的表达形式，让音乐

由集体向个体拓展；这种更接近生活的真

实，更细腻更人性化的歌唱样式，让刚性

的军营展示出温暖。曾有文艺评论家说，

小曾的歌对外是最好的征兵广告，对内是

最好的兵兵关系教育课。

还在地方签约公司时，有一次，小曾

应邀到李向群生前所在部队义务演出。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师长、政委也和战士

们一样坐在下面，跟他一起大声高唱《我

的老班长》。演唱过程中，一个战士跑上

台来，要与小曾一起合唱《军中绿花》。唱

完后，他眼角挂着泪花对小曾说：“我就是

听着您的歌参军的。今后，我要长期留在

部队，当一辈子的兵！”

演唱会结束后，政委紧紧握住小曾的

手说：“你的歌就是最好的指导员，你来唱

一次歌，我们的思想工作好做多了。”

那些年，每到新兵入伍和老兵退伍时，

各部队总是争相邀请小曾进军营演唱。这

个时候，无论地方上给多么优厚的报酬，小

曾都极力推托，只要部队来邀请，他总是有

求必应。他到过最南边的南沙群岛，去过

高海拔的青藏兵站，进过国旗班、三军仪仗

队，也到过中越、中哈、中蒙等边防哨所。

每年都要为部队演出五六十场。

毫无疑问，每个年代的兵都有属于他

们那个时期最熟悉的军旅旋律，但没有一

首能像《军中绿花》《我的老班长》这样，无

论现役军人还是退伍老兵，不管是老班长

还是新战士都会唱的。作为一名唱作歌

手，能引起如此广大人群的共鸣，并且能

够成为经典被传唱近 30 年，小曾无疑是

成功的，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

近 30 年的创作生涯，小曾不断从部

队基层汲取着灵感。早期的作品灵感，来

自于他当兵的第一段军旅岁月，后来行走

在蜿蜒曲折的川藏线上，他创作了《长长

长长川藏线》《云儿飘》；了解到一位姑娘

不远千里到边防哨所来和边防战士举行

婚礼的故事，他创作了《墨脱新娘》。近年

来，小曾的足迹踏遍西部的座座营盘，创

作出《边关英雄》《高原女兵》等反映西部

军人风貌的歌曲。通过作品，他不断与不

同群体的官兵对话。面对新战士，他创作

了《七十五厘米》，面对新时代青年官兵，

他创作出《我用准备打仗的方式致敬青

春》，听到高原战士们的抒怀，他用歌声向

祖国表白《祖国，我是你的防弹衣》。

“唱小曾的歌不需要专业的嗓音，更

不需要太多技巧，但不能不用情。”大学里

哲学专业的熏陶，让小曾有意识地在自己

写的每一首歌里都蕴含一个道理，这些简

单却深刻的道理通过歌声打破心的壁垒，

感动着一茬又一茬的兵，直抵那些其他形

式的教育到达不了的角落。

“军队文艺工作者最难
得的不是舞台上的光鲜，而
是舞台下的亲切”

作为一名唱作型歌手，小曾参与创作

的作品迄今为止超过 300首，其中有 90%以

上是军旅歌曲。在西部战区陆军文艺骨干

们眼中，小曾还有一重身份——老师。每

年基层文艺骨干集训队都会创排颇有战

味、兵味的文艺节目，组成小分队到各部队

去巡演，小曾总是担任集训队的教练员。

队员许义博是某旅“红色基因”摇滚

乐队的主唱。虽然没有专业学习过音乐，

但他将火热的军营生活、战友的故事、自

己 的 情 怀 和 音 乐 相 结 合 创 作 了 很 多 歌

曲。3 年前，小曾到基层选拔文艺骨干，许

义博在舞台上演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精

武英雄》。质朴的情怀、动感的曲调和深

情的演绎打动了小曾，他仿佛看到了当

年的自己。就这一次，小曾便“相中”许

义博。

来到集训队后，小曾成了许义博的师

傅。面对从来没有专门学过音乐的许义

博，小曾从最基础的作曲原理开始教起。

但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尊重许义博的原

创想法，从不以老师自居。手把手传帮

带，一段时间下来，许义博创作出了《兵心

永向党》《战场高地》等作品，在部队广受

欢迎。

在西部战区陆军，像许义博这样的创

作者，小曾带出了很多。

今年八一建军节，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播出《永恒的军魂》特别节目，西部战区陆

军文艺小分队演出了《一排一班》和《高原

女兵》两个原创歌舞节目，曲调来自小曾，

歌词来自普通官兵。前段时间，由 15 首

原创歌曲组成的《西部战区陆军组歌》在

西部战区陆军军营唱响，其中多首歌曲是

由基层官兵创作的，而小曾则在整个创作

过程中担任监制的重要角色。

小曾为自己能带出这样的学生、推出

这样的作品而骄傲，而在许义博们眼里，

小曾教他们的并不仅仅是音乐。一同去

边关哨所巡演，他们和战友们一起在风雪

中的棉帐篷里弹唱《军中绿花》，又哭又

笑；在创作遇到瓶颈时，小曾会用自己在

音乐之路上突破坎坷的经历鼓励大家不

要气馁；当作为歌手的许义博学不会舞

蹈动作时，小曾就会给他讲自己在哨所

海岛演出时的故事，告诉他作为文艺轻

骑队队员，一个人必须身兼多职……

小曾的言传身教让大家意识到，

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最难得的不是舞

台上的光鲜，而是舞台下的亲切；最大

的荣誉并不是获了什么奖、参加了

什么级别的比赛，而是获得更多战

友的认可，为那些在坚守、跋涉、寂

寞中的战友们带来更大的慰藉。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军营民

谣在祖国大地的座座营盘回荡了

近 30 年，小曾早已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

个军旅文化符号。他的歌、他的故事也激

励着新时代的官兵用自己的声音唱出独

属于这个时代的强军之声。

在不久前的一次舞台排练中，小曾不

慎扭伤了膝盖，排练好的舞台动作不得已

减少很多。他自嘲道：“小曾如今也不小

了。”虽然受了伤，但是他发自内心的工作

热情依然不减。

“我还会继续唱下去，唱给更多的战

友听。”这是小曾的心声，也是基层官兵的

期盼。

““我的老班长我的老班长，，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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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慰问演出时的情景基层慰问演出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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